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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关押的犯罪嫌疑人李荞明，于二月十二日被同监室人员残暴殴打致死后，媒体先是报玩“躲猫猫”游戏自己撞墙死亡的，网络真相曝光后，调查证明是同监室人员以玩“躲猫猫”为由残暴殴打致死。此事件曾经一时引起舆论和社会关注和对事件的思考，但是不久之后，在中共舆论的引导下，“躲猫猫事件”作为一个单一的事件被人们淡忘了，而对看守所出现的罪恶却没有人追查，看守所的真实情况也仍然是不被人知，人们继续被中共“伟光正”的光环所蒙骗。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打压迫害法轮功后，我们曾经是在各个时期在云南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我们亲身体验了看守所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对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黑暗。在此，我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揭开中共的谎言，剥下其蒙骗世人的外衣，还看守所的真实面目。


看守所的《监规》称：“看守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不得搞娱乐活动”。从这个监规我们就可以看出看守所其性质和它的邪恶之处。我们这里揭露的主要是云南省昆明市和各区看守所及部分地、州、市看守所存在的恶行。


看守所的管理方式


看守所的管理方式是警察利用被羁押人员担任值班员、有的叫读报员（也就是“牢头”，在监室里其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设“监督岗”（打手，在押人员施刑一般都由牢头和监督岗执行）；同时警察还在监室内安排“线人”监视在押人员，并鼓励、挑动被羁押人员相互揭发“违规”行为。


二零零四年前在看守所特别是男监室内普遍都设“堂口”，堂口分“大堂”（由牢头老大、老二或有钱、势的人组成，牢头有“茶童”负责牢头起居、端饭、倒水、洗衣、按摩等）；“二堂”（一般由监督岗组成）；堂口以下就是一般的在押人员（人称苦鬼，在监室干活做事都是他们。）


进看守所要过“三关”


第一关：搜身检查没收物品。


犯罪嫌疑人一进看守所就成为了罪犯，人身权利基本被剥夺。一进看守所首先就是全身衣服扒光（包括内裤）接受检查，最后光着脚或只准穿看守所的拖鞋（被羁押人员出看守所留下的），有些看守所只让穿着裤衩进到监室。凡带金属的物品（衣、裤上的纽扣、领扣、裤口、拉链、连着的衣帽等）统统被毁坏剪掉；看守所认定的“违禁品”（手表、项链、戒指、手镯、皮鞋、有带的鞋子、皮带、毛衣等）均被没收，犯罪嫌疑人进监室几乎都是双手提着裤子。被没收的财物，多数不翼而飞。有的被警察、协警拿走（没有协警时都是被留所服刑的“外帮”犯人占有）。据昆明盘龙区看守所“外帮”人员讲，有一个“犯医”就侵吞了多块进口表，还有贵重的皮带、皮鞋等。


昆明市官渡区四十九岁的苗族妇女吴治英在控告江泽民诉状中说：“二零一二年五月七日晚上七点多，我被昆明市官渡区和盘龙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审讯后，送到盘龙区第一看守所，在那里我遭受到了一 个良家妇女一生都难以释怀的巨大羞辱。官渡区、盘龙区国保大队警察和看守所三个男警察与两个女警察强逼我当着他们的面脱光衣服，说要检查身体，当我拒绝并指出他们的流氓行径时，在场的三个男警察威胁：‘你不脱，是不是想吃苦？你不配合，是不是要我们亲自动手？’我被胁迫下当着他们的面脱光了衣服，至今想起来仍然羞辱难当，心理阴影依然挥之不去。”


进看守所后先到“过度所”学“规矩”，然后再分到其它普通监室。犯罪嫌疑人进到监室后再次被搜身、检查物品，一般好一点的物品就被“剁”了，牢头挑剩的往下轮着挑。还要把衣服全部脱下泡到水里（叫去晦气）；“鬼票”（有的看守所使用的代金券）或者“购物卡”（表面上自己保管）实际由牢头掌管。等从过度所出去，钱都被牢头挥霍光，分下到监室时最多给两卷纸、一条牙膏、一个肥皂、一个香皂。


第二关：升堂。


二零零四年以前，进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除警察特意交代的外）都要被“升堂”：俗称“下马威”，常见的惩治方法有：


1、“罚拳”。被监室里所有的人轮流用拳头打，有的要被打到“见血”（用一根线拴上一团棉花吞到肚子里拉出来见血）才罢休，有的人肋骨、手骨被打断。


2、“高山流水”。脱光衣服，蹲在卫生间，由一个人抬一盆水，从头上慢慢的倒下。曾经有个警察在冬天看着表计过时间，一盆水整整倒了45分钟，受刑者全身颤抖，口唇、面部发紫，严重时可导致休克。


（转下页）





透过“躲猫猫事件”看云南看守所的罪恶





▲中共酷刑示意图：开飞机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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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躲猫猫事件”看云南看守所的罪恶





▲酷刑示意图：注射药物





▲酷刑演示：浇凉水





（接上页）3、“开飞机”。双手背向后，头朝下用背贴在墙壁上，往往受刑者大汗淋漓，时间长了人会出现虚脱。


4、“蹲冰柜”。冬天脱光衣服，蹲在水池下面挨冻。


女监房还有用牙刷刷阴道的、用线拴东西挂在乳头上……折磨人的方法有数十种之多。如果进来时警察向牢头交代一声：“好好关照一下。”或者牢头的心情不好，那被整得就更惨了。


酷刑折磨


1、殴打。拳打脚踢是最常见的，有警察亲自出手，也有羁押人员参与的。有一个警察曾经炫耀自己：一个说是练武的人，有一次被我一脚就踢滚进放风池。


2、严管。在地上，或者通铺板上画个圈，将被迫害人固定坐着或站着，不准看电视（背向电视）、不准购买生活用品及加菜等。如果集体被严管，除了吃饭洗碗到放风池外，整天坐在通铺板上，不准看书、不准看电视、不准购物、买加菜，解大小便都在监所内，一般一周或半个月也有一个月的。法轮功学员进到看守所后都被进行严管，有包夹看守，规定不准与人讲话，不准炼功，如果违反常常遭到殴打或处罚（戴镣，穿紧束衣或紧闭等）。


3、禁闭。被关禁闭的人，在禁闭室都被戴固定镣，二十四小时脚、手固定铐在一起，只能蹲着，大小便都在原地。有的人被折磨到头发根处都出现霉斑了才解除禁闭，警察说这才到“火候”。在禁闭室里，警察把监视器探头掉转过去殴打被关禁闭的非法行为是经常的事。























4、睡死人床（人仰面固定铐躺在床上）。


李君萍，女，当时五十八岁，云南省输送机械厂退休职工。二零零五年被关押在西山区看守所，被绑在死人床上强行灌食，被注射不明药水，还骗其家人交了二千元医药费。


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昆明火车站发生的恐怖事件后，抓了不少新疆人，抓进看守所后统统都被严管。其中有一个女嫌疑人，四肢被固定铐在死人床上，由十八个在押人员二十四小时三班轮流看守：四个人分别站在房间四个角，两个人轮流、反复不停的对着她念《监规》，对其进行肉体和精神折磨。


5、竹签戳入手指。


戴金兰，女，当时五十多岁，个旧市鸡街冶炼厂退休职工。二零零七年八月被个旧市国保警察绑架，关押在个旧市看守所期间，因为戴金兰不配合警察审讯，就被警察用竹签戳入她双手的食指、中指，大拇指，逼她按手印。


6、野蛮灌食。


何莲春，女，三十六岁，二零零九年何莲春被关押在蒙自县看守所期间，由于不认罪，不配合警察，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被看守所警察掌嘴巴，拽着头发往墙上撞，被加戴10公斤重镣达一个月。由于她绝食抗议，被多人绑在床上野蛮灌食，导致精神身体受到极大伤害。


7、大冬天浇冷水。


张良，男，六十五岁，昆明钢铁公司八街矿病退工人。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被西山区国保警察绑架，关押在西山区看守所两个月期间，每天被强迫拣豆，拣不完每天加班加点的拣，每个人每天要拣两百多到三百公斤。张良因在看守所炼功经常被羁押人员浇冷水（昆明天气很冷），被多人殴打。






































8、精神折磨。看守所实现“规范管理”后在看守所不得吸烟、不准唱歌、不准看有关宗教的书、每天没有奴工生产就要操练、坐大板、搞所谓的“面壁思过”等等。尤其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更是从精神和肉体上双重折磨。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进看守所，警察往往都会被610、国保指使对其施压，警察就会交代牢头施刑折磨，妄图逼迫其“转化”。


陈荣华，女，当时七十多岁，四川籍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一年被公安警察从家里骗到五华区看守所，警察授意同监室的在押人员逼迫她转化，每天都毒打她，一边打一边叫骂：“看你还炼法轮功！”动不动就被罚站、罚做下蹲动作，逼迫用舌头舔卫生间蹲坑和用过的卫生巾，陈荣华身上被打得青紫烂肿，被送到劳教所时身上都还有伤痕。


9、残酷折磨致死。


孔庆黄，男，当时三十多岁，建水县临安镇副镇长。二零零零年四月七日和六月二十八日两次被关押在红河州建水县看守所，孔庆黄绝食抗议迫害，遭警察强行灌食，每隔四、五天灌一次，导致孔庆黄喉管、血管破裂出血，八月二十五日出现生命危险才送入建水县人民医院，最终抢救无效去世。


以上我们揭露出的仅仅是看守所罪恶的冰山一角，有的经历过“传统管理”，有的经历过“文明管理”，或“规范管理”，但是无论什么管理都是换汤不换药，中共整人的那一套不会改变，检察院住所检察官也如同虚设，没有监督，特别是没有舆论监督，在官媒宣传中现在是“中国人权最好时期”，到处充满中共的“阳光”。


我们呼唤被欺骗蒙蔽的人们是该觉醒了，只有解体中共，中国人才会有自由，才会有希望。◇








  截至2019年5月8日，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3.32亿。











